




点，谨慎点，不要也搞到去坐牢。虽

如果你的生命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你必须选择下面几种

方式生活，你会选哪一种：一、抢劫，二、盗窃，三、乞

丐，四、做鸡（鸭），五、如果不选择就当选择第四种。

我记得这是一九八五年的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做过的一道

选择题。那时我在待业，有一天我们一帮男女同学聚在一个

开小店的女同学店里，围着火盆烤火，不知谁出了这样一道

题来。我们选择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人选择第三，也就是说

没人选择做乞丐。那时我们以为做乞丐是最最丢人的事，但

现在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乞讨。除此之外，

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坐牢，事实上回过头来看看这

道题，如果不做乞丐，那么其他几种的结局便只是坐牢一

种。

老塞说过，穷人的欲望总是以坐牢而告终。

这话千真万确，每次走进银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它

来。我对自己说，小心

如此，但我知道我的结果也许还会以坐牢告终，不为别的，

因为我是个穷人，我有赚钱的欲望。

每次走进银行时，我便会想到自己也许会坐牢，但我还

是继续干下去，就像那些高空走钢索的人一样。我相信当他

们终于走到钢索的尽头时，都会长长嘘一口气，说，我终于

走过来了。但下次他们还得从头再走，手握长竿，小心翼翼

地一步步走下去，直到有一天他们掉下去彻底完蛋。

当然我不是去银行抢劫，也不是去银行打量别人取钱，

然后跟踪他们走出银行再抢劫。我没那个本事，这可是有本

事的人干的事。

我到银行去是给信贷部的王经理送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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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料理我，我便只好和王傻

前面说过我几乎每天都在乞讨，这与我的职业有关，我

是做保险的。说到做保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皱起眉头，

转头向别处，生怕我缠他买保险。我对这种反应太熟悉了，

于是赶紧解释说，我是做财产险的，就是做汽车、工厂、房

屋、机器设备那种，不做人寿保险。我这一解释，才会使与

我说话的人不至于太紧张，不至于视我为洪水猛兽。如果他

还会继续和我说下去，我会找时机对他解释说，我不是洪水

猛兽，只是一个乞丐而已，每天夹着或背着包，低三下四、

低声下气、低眉顺眼地找人买保险。说实话，我很讨厌这份

职业，但除此之外又不知干什么才好。

当然，做保险也有轻松的时候，好比房屋按揭保险，只

要把银行搞掂了，一个花园下来，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

百万的保险费就有了。业绩上去了不说，自己也能捞到不少

好处，是以银行成了各大保险公司必争的一块肥肉，恨不能

一口吞下为快。

一个。我去银行拉业务，但信贷科那帮人也

我和王经理的关系可不一般，四年前，他刚从学校分过

来，典型的傻

人虽傻，性欲却相当旺盛，于是我便带他去

把我当成一个典型的傻

熟络了。王傻

嫖娟。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第一次嫖娟的样子。

去好好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骑着我的破摩托，带他在街上转

了一圈后，进入了一家发廊，还未进大门时，他声音有些颤

抖地问我，真的搞呀？我笑说，当然啦。进了发廊，我坐到

玻璃前洗头，他不肯洗头，双腿夹得紧紧地坐到后面的沙发

上猛抽烟。我心里暗暗好笑，便对发廊妹说，去

陪陪我的朋友，是个处男呢。当有两个发廊妹走近他时，我



的确，哪怕把我打得粉身碎骨我都就是他

亲眼看到他的腿膝在发抖，烟也抽得更猛了。

后来他胡乱地选了个发廊妹，跟着上楼时，我拦住发廊

妹说：“我朋友可是个处男，你开处可得给个红包，知道

了？”

发廊妹看他一眼，深信不疑地跑到隔壁小店拿了个红包

过来，对我说：“那你给我钱哦。”

我说：“这钱也要我给呀，应该是你给才对嘛。”

发廊妹说：“当然是你给我，我再给他啦。”

我拿出十块钱递给她说：“好了，够了吧？”

日后会成为王经理，但

发廊妹说：“再拿两块吧，十二块，月月红。”

这个时候我一点也看不出王傻

开花

也许是拿了那个“十二块，月月红”的红包开始，他便芝麻

节节高了，一路升到了今天的王经理。每当我看到

坐在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内的大班椅上的、有时温文儒雅、有

时盛气凌人的王经理时，打死我我都不敢相信，当年嫖娟时

的那个王傻

也是他。不敢相信，那个嫖娟后还要赖账的傻

我记得那天他从楼上下来后，那个发廊妹缠着我要钱，

我带他进发廊时告诉过他，台费是五十元，小费一百元，台

费是给发廊老板的，我请客，小费是给发廊妹的，可得他自

己付，深圳嫖娟也有迷信的地方，那就是不能替人付小费，

那样会交霉运的，是以我对他交代得很清楚。这时见发廊妹

找我要钱，我问他，没有给钱吗？他说给了。发廊妹马上就

说，他才给一百，可是他搞了三次，当然不够！

机看了一眼时间，对发廊妹说：“一个小时都我抠出

不到，你说他搞了三次，你有没搞错？”



”

发廊妹说：“你问他嘛！”

我见他低头不说话，料想是搞了三次，不禁暗暗佩服他

身体了得，又见他没有要给钱的意思，只好掏出腰包来，

问：“还要给多少？”

发廊妹说：“两百

我火了，骂道：“神经，那么多！你以为你是金子做的

呀，再给你一百啦，少哆嗦了！”

我拿了一百给了发廊妹，然后开着我的破摩托载着王经

理走人了。我以为他会还我那一百块，但他至今也没有吭声

要还。我有时会想，这么多年来，我都不交好运，也许就是

为他付了那一百块的小费的原因，很想找他要回来，但面对

堂堂银行信贷经理，谁会相信他当年还欠了嫖资呢？而且自

他当了经理有了权后，他能掌握的楼盘按揭都给我做了，我

能找他要那一百块吗

我跟王经理的合作是这样的，他的楼盘按揭给我做，我

返还总保险费的百分之四十给他，这百分之四十中，有二十

是给银行的，二十是给他私人的，而我能在公司退到百分之

四十五或者五十，也就是说，我也能赚到百分之五或者百分

之十，这要看保监会查得紧与松，如果特别紧，我就没什么

赚了，因为退费便不能给到那么高。

目前，深圳的楼盘按揭保险费就是这样，一半进入了保

险公司的账户，另一半便是给银行、银行职员及保险业务员

瓜分了，当然有时这瓜分是没有保险业务员的，银行这个算

盘可算得清了。我之所以有，一方面固然是我和王经理关系

好，另一个原因是我要替他担风险。从保险公司拿回的这一

大笔钱，全都由我经手，以现金的形式送给王经理，而他从



不签收。也就是说，他虽然拿了钱，但如果他说他没拿，那

便是没拿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拿了。这其中的

风险就全都由我承担了。多奸的人！

这中间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深圳曾出过两桩事，可以

窥豹一斑。

第一桩是一购房用户原来是做二十年按揭的，后来两年

便付清楼款了，拿着保险单到保险公司退剩余部分的保费

但保险公司只给了其中的一半，另一半叫客户找银行退去，

理由是银行收了保险费，但只划过来一半。银行方面当然不

肯给，理由是虽然只划一半，但这是有协议的，保险公司要

求只收一半的，再说所有的保险单都是由保险公司出具的，

保险单上并没有载明银行有任何义务。银行之所以那么强

硬，最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办这事情的经理已经调到另一支行

去了，他的下任可不想替上任擦屁股，一心巴不得上任出点

事呢。

客户便把这事告到了消委会，消委会又闹到了保监会，

保监会闹到了人民银行，事情最后不知道如何了断了。

可以预想的是，公对公的事情最后总会是几支洋酒、一

锅狗肉，和气收场的，而公对私就没那么友善了。

另一桩事情出自我的同事。我在每年一度的公司聚餐上

见过他，那是个眉目清秀的小伙子，他做下一些楼盘的按

揭，像我一样是把现金退给某银行经理的。但那楼盘差不多

要完时，那经理调走了，小伙子拿着一笔十几万的退费彷徨

了，他想银行那些鸟人什么都没做却可以捞到那么多钱，而

他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所赚的不够这一次的退费；他又想银行

这帮鸟人，凭什么拿到这么多钱？这都是买楼人的钱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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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贪我为什么不能？这小伙子于是把这钱给私吞了。

银行经理于是把他告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一路查下来，

小伙子签字从保险公司账户上拿走了一百多万保险费，这钱

哪里去了呢？银行经理自然死不认账，于是小伙子便被判刑

十三年。

我前面说过，穷人的欲望总是以坐牢而告终，这可算是

个鲜明的例子了。真正拿了一百多万，甚至更多的人逍遥法

外，而只拿十多万的人，却要坐上十三年的牢，这就是穷人

与富人的区别呀！

因此，我每次到银行去给王经理送钱的时候，总想到哪

里去弄一台微型摄像机来，把我给钱的这一场面拍下来，留

作证据。但钱一次次送过去，我的微型摄像机还是没有弄到

手。

我便只好对我的一些稍微有点正义感的朋友们说：“如

果某一天我坐牢去了，你们要知道我是冤枉的呀！”

他们则异口同声地说：“你这个鸟人不去坐牢，谁去

呀！”







便风生水起，不但当上

没有人会相信谁会冤枉我，依他们看来，我就是坐十辈

子牢那也是活该，罪有应得的。只有阿宁相信我，当然这只

限于一年前，那时她是我的恋人。自从我和她结婚后，她也

改变主意了，她甚至认为坐牢这种惩罚太轻了，她希望我去

死，她曾无数次地诅咒说，你去死吧！你去死吧！

阿宁说得很对，我会去死的，只不过大约要四到五十年

后吧，上帝知道我才三十岁呀。阿宁叫我去死是稍微急了

些，但我一点也不怪她，试想一下，她长得那么那么难看，

失去我这个老公后，谁还会娶她呢？她急也是有她的道理

的。

我和阿宁结婚一年半了。说到和阿宁的结婚，这得感谢

王经理。

自那次嫖娟拿过红包后，王傻

那就是金光闪闪的康庄大道。我却依旧是

了信贷科长，而且也娶了本镇某书记的女儿，他的前途是可

以看得见的了

那个每天夹着包、骑着破摩托的保险业务员。

有一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胡七索，你再也不能

这样活了，你要换种活法。”

我心一惊，问：“有什么好关照的？”

这鸟毛看着我淡淡一笑，说：“给你介绍个老婆。”

我说：“呸，去你的，害得我一喜，以为有什么好东东

关照呢。”

王经理还是不动声色，抿嘴说：“我给你看了个相，你

不是个苦命人，但你的发达需要女人来旺你，旺夫旺夫，你

没看见很多人结了婚才发达？所以你应该讨个老婆，一不小

心你就发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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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赚的是海关，我认识一个海关的办公

一说到发达，我有些动心了，说：“是不是呀？”

王经理忽然一笑，说：“我给你介绍个，很不错的。”

我说：“哦，直说吧，还以为什么呢，长得怎么样？”

王经理说：“长相嘛，你先别问，靓妹你还搞得少吗？

除了三条腿的，我看长得什么样的你都搞过了，我先对你说

说条件。目前什么最好赚钱你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王经理说：“我告诉你，不是做生意，也不是开工厂，

那些太难赚了

五室主任，你说他一天要赚多少？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万呀！我的天哪，他一天要赚五万，一年是多少？你算不清

的。你看好多海关的，做三五年都不做了，赚钱赚到怕。”

我说：“是呀，这我知道，我过去部队的连长，现在是

营长了，去年就回家离了婚，跟海关的一个女人结婚了，结

婚第二天，那女人就送了一辆皇冠给他，五十多万的一部车

呀，保险都是在我这里买的！”

说到这时，我想起什么，又是一喜，叫道：“你不是有

海关的女人给我介绍吧？！不要看了，明天就去领证！”

王经理说：“这倒也不急，人生大事嘛，还是要慎重考

虑的。”

我说：“去你妈的，跟我兜什么圈子嘛，快说快说！”

王经理哈哈大笑，说：“她不是海关的，但她哥哥是海

关的一个科长，前途远大着呢！”

王经理那天给我介绍阿宁，我本来是对女人蛮挑剔的，

但他一说到海关，我就仿佛看到满天空飘着的都是五彩缤纷

的钞票，一时头脑发热，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及至我看到阿宁时，半个小时我浑身冰凉，像是被关进

了零下七八十度的冰库里。阿宁真是长得太丑了，不说别

的，就说那个大头，使我一看便以为见到了外星人。我想如

果我要是多看她两眼，肯定会得阳痿的，但当王经理再次对

我说到她哥哥是海关的科长时，我又振作精神了，冒着患阳

痿的危险又多看了她几眼。

后来王经理安慰我说：“找老婆嘛，不要找那漂亮的，

这对我们没好处，因为我们穷，女人又总是顶不住外面的诱

惑的，一不小心便给你戴了个绿帽子。我老妈对我说过，富

贵生在丑人边。你看我老婆，够丑了吧，我为什么找她？不

说你也知道，就是她老爸是书记，我们在外边闯太难了，如

果想要成功，就得找个能帮你的，而不是找个专靠你养的。

对不？”

王经理老婆的脸蛋说不上太丑，只是身材又肥又矮，别

人说像个长方形，我认为说她像个正方形更准确。

王经理又说：“我都是这样，你鸟毛就不要再挑了。”

我说：“没挑呀！”

王经理说：“还说没有，看你那鸟样，满脸的不屑，好

像给你介绍老婆是给你栽赃似的，要不就干脆算了吧。”

我说：“别急，让我想想⋯⋯”

王经理说：“是呀，你想想，别的不说，就说你的保险，

如果她哥哥肯给你说一句话，那一大片的工厂的保险不就会

找着你做吗？还用得着你去找！到时就不怕你的业绩不上去

了，升个主任干干应该稀松寻常的了。”

我承认，王经理这鸟毛的话句句都凿中了我的痛处，是

的，我想发财，也想业绩能上去，搞个主任做做。我可是个



有上进心的青年，我勤奋跑业务，但业绩总是上不去，我努

力想赚钱，但钱包总是瘪瘪的。我常在夜深人静时自问，我

是如此的勤奋努力，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一无所有呢？

王经理又说：“听她哥说给她准备了一套房做嫁妆呢。”

我听着，好像开窍了，笑骂：“操，你不是和我开玩笑

吧？见我没什么你就说她有什么，刀刀要人命哪。”

王经理也大笑，笑完说：“不过这是真的，说实话我也

不认识她和她哥，我老婆和他们熟，对这个可清楚了。不但

她哥有这样的好条件，她自己也是大学毕业，学外文的，英

语、日语都会，可有才了，配你绰绰有余。”

王经理这么一说，我心里便没有底了，我说：“那她会

不会看上我呀？”

王经理说：“这就得看缘分了。不过我觉得你行，你鸟

毛没其他本事，抠妹仔还是有一套的。”

王经理这句话又点到了我的穴位，的确如此，我没其他

本事，但还是蛮讨女人喜欢的。我想如果我有心的话，阿宁

肯定能搞到手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没有心呢？自此后，我便

展开了对阿宁的攻势，而她也就顺着我的攻势，没作任何挣

扎便缴械投降了。

与抠别的女人不同之处是，我总是急不可耐地想和她们

上床。而阿宁不同，我并不想和她上床，不但如此，我请她

吃饭也到没有熟人的餐厅去，我还请她去看电影，因为我的

朋友没人会去看电影的，所以我在电影院会过得很开心，哪

怕那电影我一点也不喜欢看，我都能做到津津有味地看

不管怎么样，总要比阿宁好看吧。

有一次在电影院里，不知是她有心还是巧合，我和她的



手碰到了一块，我下意识地触电般将手弹开来。但弹开过后

忽然意识到怕伤了她的自尊心，于是又慢慢地放拢过去，碰

到了她的手，见她没什么反应，便说：“我可以握你的手

吗？”

阿宁没有吱声，我便知道我刚才弹开手是犯错误了，为

了弥补错误，我只好长时间抓住她的手，好在她的手还算是

细皮嫩肉的，不去看她的脸，抓着这样的手也是感觉舒服

的。我握过很多女人的手，最怕的是那种硬邦邦的，五根手

指头像是五根木头，握着使人无端想起悲惨的命运来。我每

次碰到这样的手，总是一把丢下逃之夭夭，到关老爷神像前

烧几炷香，到观音像前鞠几个躬。就像传染病那样，悲惨的

命运也是容易传染的，尤其是我这种免疫力差的人，一不小

心就会因此而交上厄运。活得顺风顺水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

些，但人类的悲惨命运历来如此，要不那些穷苦的人怎么会

越来越穷苦，而有钱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有钱？还是不说这些

吧，一说就会没完没了了。

我在电影院握了阿宁的手这件事，不久便成了一个笑

话。

一天，王经理打电话对我说：“胡七索，你这个鸟毛，

听说你还是个绅士哦。”

我说：“什么绅士？”

王经理说：“有人赞扬你像一位绅士，还是女人耶！”

我说：“我操，一向只会有人赞美我是个流氓，从来就

没有人骂我是绅士的，不信你到街头巷尾去走走，一说到胡

七索这个名字，广大的街坊邻居都会说，胡七索？你是说那

个流氓呀！”



碰得有

王经理说：“知道知道，这个我知道，你大肠里面有几

寸屎我都知道，还不知道这些？但的确有人赞美你是个绅士

呢。”

我说：“这是谁呀，那么狠毒！”

王经理说：“阿宁耶，阿宁说的喔！说你看电影不老实，

扮绅士吻手背⋯⋯哈哈哈⋯⋯”

原来那夜我抓着阿宁的手，紧紧的，时间长了，手心便

变得汗津津的，我松开手来，在自己的肚皮上擦了几把，将

汗擦到了 恤衫上。我习惯这样擦手，好比上洗手间洗手

后，我也是往这里擦，当然如果穿牛仔裤，我就会擦在牛仔

裤上。擦过手后，我就着光看手上还有没有汗，因为电影刚

好放夜景，比较暗，我的手便靠眼睛近了些，有没有汗没看

得很清楚，却闻到了一股香味。淡淡的，很好闻，料想这香

水价钱不菲，肯定是老外产的。我于是又闻了闻，但香味这

时变得有些不确定了，似有似无，似是而非。我的另一个优

点便在这时闪亮登场了，那就是永不疲倦的好奇心和好学

心，除了读书和干正事外，这两个心一直不舍左右地陪伴着

我。

我闻不到我手上的香味便抓起阿宁的手，放到鼻子下。

阿宁不知道我要搞研究，将手往回拖，我自然拉住不放，这

一用力，她的手背便碰到了我的嘴巴上，算是与她的手背结

结实实地接了一个吻。阿宁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将手缩回

去了。我也没再追究了，因为那一“吻”把我的牙

点痛。

谁知这个举动却被阿宁把我看成是绅士了，掩饰不住兴

奋地对王经理老婆讲了，王经理老婆这正方形便对王经理讲



了，王经理这鸟毛便拿绅士来笑话我了。

王经理笑过瘾后，对我说：“你鸟毛也有一套呀。这样

做是非常对的，不要那样急色，千万不要轻易和她上床，憋

不住就去找个鸡发泄一下，让人认为你是个稳重的、可靠的

人，这样你才能成功，知道吗？”

我笑说：“知道了，但是你看见过稳重的可靠的人会去

嫖娟吗？”

王经理吹牛皮说：“去你妈的，我什么样的鸟人没有见

过？”

放下电话后我想，我活到现在的确干过许多丑事、坏

事、不要脸的事、缺德的事，也许也在某些场合、为某个目

的扮过绅士，但可以保证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吻一个丑女的

手，尤其是像阿宁这么丑的。王经理的嘲弄让我闷闷不乐，

甚至有些恨阿宁了，这么一个丑女人居然是如此可恶，连这

样的小事也抖得出来，真是应了潮州人的一句话：丑人作怪

多！丑人因为长得丑，不自信，总会无端搞出许多事来，这

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我转念一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与男人这么亲近

过呢，第一次总会大惊小怪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

想我便释然了，当然我他妈的要不是看在她有钱的份上，要

我释然可难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